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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
九
七
○
年
代
讀
方
敬
的
詩
集
《
雨
景
》
和
《
行
吟
的

歌
》
，
已
深
深
感
受
到
詩
人
透
過
抒
情
送
過
來
的
詩
意
，
一
直

認
為
他
是
一
九
四
○
年
代
不
可
多
得
的
詩
人
，
想
不
到
他
的
散

文
也
相
當
出
色
，
而
且
第
一
本
單
行
本
不
是
詩
集
，
是
這
本
散

文
《
風
塵
集
》
（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
一
九
三
七
）
。

《
風
塵
集
》
是
三
十
六
開
本
，
一
五
一
頁
，
收
《
荒
城
》

、
《
老
人
樹
》
、
《
童
年
》
、
《
幽
居
》
、
《
黎
明
》
、
《
路
遇
》
…
…
等
十
四
篇
散

文
，
大
部
分
取
材
於
周
遭
的
生
活
，
這
裡
有
童
年
生
活
的
回
憶
，
鄉
野
傳
說
的
淒
清
，

流
浪
的
風
塵
歲
月
，
深
厚
的
友
情
…
…
都
是
些
抒
情
氣
息
濃
厚
的
詩
意
文
字
。

《
風
塵
集
》
是
靳
以
編
的
《
現
代
散
文
新
集
》
之
一
，
這
套
叢
書
不
多
，
還
有
巴

金
的
《
短
簡
》
、
蘆
焚
的
《
黃
花
苔
》
、
嚴
文
井
的
《
山
寺
暮
》
、
蕭
乾
的
《
落
日
》

、
臧
克
家
的
《
亂
莠
集
》
和
何
其
芳
的
《
還
鄉
日
記
》
。
叢
書
封
面
畫
一
，
尚
幸
色
彩

鮮
明
，
十
分
搶
眼
，
可
惜
只
印
二
千
本
，
不
常
見
。

方
敬
（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九
九
六
）
原
名
方
家
齊
，
四
川
萬
縣
人
，
畢
業
於
北
京
大

學
英
文
系
，
在
北
京
住
過
不
短
時
日
，
《
風
塵
集
》
就
寫
在
這
風
沙
之
城
。
一
九
四
○

年
代
在
桂
林
編
過
《
工
作
文
學
叢
書
》
，
他
的
散
文
集
還
有
《
保
護
色
》
、
《
生
之
勝

利
》
和
《
記
憶
與
忘
卻
》
。

方
敬
的
《
風
塵
集
》
許
定
銘

北
京
奧
運
曲
終
人
散
，

中
國
體
育
代
表
團
取
得
了
歷

史
最
佳
成
績
，
總
共
獲
得
五

十
一
枚
金
牌
和
一
百
枚
獎
牌

，
金
牌
榜
首
次
超
越
美
國
。

奧
運
結
束
後
，
六
十
三
位
奧

運
冠
軍
和
其
他
獲
獎
選
手
衣

錦
還
鄉
，
接
受
慶
功
獎
賞
，
作
為
國
人
對
體
育
健

兒
為
國
爭
光
拚
搏
精
神
的
表
彰
與
激
勵
，
榮
膺
奧

運
桂
冠
的
選
手
不
僅
享
有
民
族
英
雄
般
的
巨
大
榮

耀
，
物
質
獎
賞
也
十
分
豐
厚
。

對
於
在
國
際
大
賽
中
表
現
出
色
的
健
兒
予
以

獎
勵
，
本
來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情
，
但
中
國
在
過

去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內
，
卻
有
過
﹁談
獎
金
色
變
﹂

的
怪
現
象
。
當
年
在
左
的
思
潮
籠
罩
下
，
體
育
界

與
各
行
各
業
一
樣
，
不
敢
輕
言
獎
金
。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中
國
著
名
﹁蛙
王
﹂

穆
祥
雄
曾
三
次
打
破
世
界
紀
錄
，
但
他
只
有
獎
杯

而
無
獎
金
。
另
一
位
﹁蛙
王
﹂
戚
烈
雲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打
破
一
百
米
蛙
泳
世
界
紀
錄
，
也
是
只
有
榮

譽
獎
而
無
物
質
獎
。
乒
乓
球
選
手
容
國
團
一
九
五

九
年
為
中
國
取
得
第
一
個
世
界
冠
軍
，
六
十
年
代

名
將
莊
則
棟
三
次
蟬
聯
世
界
乒
乓
球
單
打
冠
軍
，
也

與
獎
金
無
緣
。

本
屆
奧
運
會
開
幕
式
執
旗
手
，
中
國
第
一
個

打
破
女
子
跳
高
世
界
紀
錄
的
鄭
鳳
榮
接
受
媒
體
採

訪
時
表
示
，
當
年
她
打
破
世
界
紀
錄
時
才
二
十
歲

，
那
時
既
沒
有
優
越
的
訓
練
條
件
，
沒
有
科
學
的

訓
練
器
材
，
也
沒
有
獲
得
過
一
分
錢
的
獎
金
鼓
勵

。
但
是
，
憑
着
對
體
育
的
熱
愛
和
刻
苦
耐
勞
的
精

神
，
創
造
了
一
個
又
一
個
奇
蹟
。
當
時
苦
練
、
拚

搏
的
動
力
就
是
為
國
爭
光
。
她
說
，
﹁當
初
我
們

得
冠
軍
的
時
候
，
獎
品
是
精
裝
的
《
毛
澤
東
選
集

》
。
工
資
也
只
有
幾
十
塊
錢
。
﹂

據
披
露
，
直
至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
有
關

方
面
才
開
始
研
究
頒
發
獎
金
的
問
題
，
一
九
七
八

年
鄧
小
平
曾
提
出
：
﹁獎
金
一
定
要
搞
，
問
題
是

怎
麼
搞
得
更
合
理
，
目
的
就
是
鼓
勵
大
家
上
進
﹂

。
到
了
一
九
八
四
年
七
月
，
闊
別
奧
林
匹
克
大
家

庭
多
時
的
中
國
決
定
參
加
洛
杉
磯
奧
運
會
，
中
國

國
家
體
委
議
決
，
獲
得
金
牌
選
手
可
獲
得
六
千
元

人
民
幣
獎
金
。

隨
着
國
力
的
提
升
，
從
一
九
八
四
年
以
來
，

中
國
發
給
奧
運
金
牌
以
及
其
他
獎
牌
獲
得
者
的
獎

金
數
目
呈
水
漲
船
高
的
局
面
。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漢

城
奧
運
會
，
獎
金
加
至
一
萬
五
千
元
；
一
九
九
二

年
的
巴
塞
羅
那
奧
運
會
和
一
九
九
六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
八
萬
元
；
二
○
○
○
年
的
悉
尼
奧
運
會
提

升
至
十
五
萬
元
；
二
○
○
四
年
的
雅
典
奧
運
會
增

加
到
二
十
萬
元
。
今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加
碼
到
三
十

五
萬
元
，
二
十
四
年
間
獎
金
數
目
是
當
年
的
五
十

多
倍
。今

屆
奧
運
結
束
後
，
除
了
國
家
和
各
省
市
重

獎
金
牌
選
手
之
外
，
一
些
地
方
對
於
訓
練
他
們
成

才
的
教
練
員
和
後
勤
人
員
，
也
給
予
一
定
的
獎
勵

。
例
如
福
建
龍
岩
市
便
獎
勵
國
家
舉
重
隊
男
隊
主

教
練
陳
文
斌
人
民
幣
一
百
萬
元
；
國
家
羽
毛
球
隊

教
練
李
永
波
、
湯
仙
虎
人
民
幣
各
一
百
萬
元
；
國

家
蹦
床
隊
教
練
胡
星
剛
人
民
幣
一
百
萬
元
；
奧
運

會
舉
重
冠
軍
啟
蒙
教
練
員
朱
日
平
、
羽
毛
球
冠
軍

啟
蒙
教
練
員
陸
群
菱
、
蹦
床
冠
軍
啟
蒙
教
練
員
曹

家
紅
人
民
幣
各
十
五
萬
元
；
後
勤
保
障
人
員
人
民

幣
六
十
五
萬
五
千
元
。
有
論
者
表
示
，
這
種
做
法

很
值
得
提
倡
。

中
國
體
壇
一
些
過
來
人
認
為
，
除
了
獎
金
之

外
，
選
手
的
退
役
保
障
更
應
該
受
到
社
會
關
注
。

年
逾
古
稀
的
穆
祥
雄
說
，
﹁我
希
望
奧
運
會
之
後
，

大
家
更
關
注
運
動
員
的
退
役
轉
型
問
題
，
解
決
那

些
普
通
運
動
員
退
役
後
的
出
路
問
題
才
是
關
鍵
。
﹂

鄭
鳳
榮
也
認
為
，
對
運
動
員
的
物
質
經
濟
保
障
應

逐
步
完
善
，
為
此
她
呼
籲
應
成
立
運
動
員
基
金

，
幫
助
過
去
為
國
家
做
出
貢
獻
的
老
運
動
員
。

凌
晨
兩
點
，
看
完
了
顧
長
衛
的
作
品
《
立
春
》
，
身
體
非
常
疲
憊
，
但
卻
睡
不
着

。
因
為
，
這
部
電
影
中
的
有
些
東
西
，
打
動
了
我
。

我
甚
至
可
以
說
，
《
立
春
》
具
有
非
凡
的
﹁普
世
﹂
價
值
。
那
就
是
，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可
能
成
為
別
人
的
喉
中
刺
，
會
與
世
俗
或
是
某
個
圈
子
格
格
不
入
。
當
你
的
生
活

態
度
與
他
人
的
生
活
態
度
水
火
不
相
容
時
，
你
會
怎
麼
辦
？

大
概
只
有
兩
種
答
案
，
一
種
是
胡
金
泉
給
出
的
答
案
，
一
種
是
王
彩
玲
給
出
的
答

案
。

胡
金
泉
是
個
大
老
爺
們
，
跳
了
十
多
年
的
芭
蕾
，
他
視
舞
蹈
藝
術
為
生
命
。
但
人

們
卻
把
他
與
泰
國
的
﹁人
妖
﹂
相
比
，
還
被
人
當
着
自
己
老
母
親
的
面

，
被
人
罵
為
﹁二
姨
子
﹂
（
不
男
不
女
的
變
態
男
人
）
。
胡
金
泉
是
別

人
喉
嚨
中
的
一
根
刺
。
他
以
為
只
要
在
一
個
城
市
裡
呆
得
時
間
長
了
，

這
個
城
市
就
會
包
容
他
，
但
是
，
這
個
城
市
一
直
沒
有
包
容
他
。
他
當

然
得
不
到
愛
情
，
其
實
他
不
需
要
愛
情
，
他
只
需
要
藝
術
，
但
世
俗
社

會
卻
不
這
樣
認
為
。
胡
金
泉
希
望
與
同
樣
單
身
，
被
人
視
為
另
類
的
女

高
音
歌
手
王
彩
玲
假
結
婚
，
為
他
人
製
造
一
種
他
們
已
被
世
俗
馴
服
的

生
活
，
但
遭
到
了
王
彩
玲
的
拒
絕
。
胡
金
泉
無
奈
之
下
，
製
造
了
對
女

學
員
的
﹁假
強
姦
﹂
事
件
，
他
以
這
種
方
式
證
明
自
己
仍
然
是
個
男
人

，
他
說
，
﹁這
下
，
魚
刺
從
他
們
喉
嚨
裡
拔
出
來
了
，
他
們
踏
實
了
，

我
也
踏
實
了
。
﹂

胡
金
泉
以
這
種
方
式
，
證
明
自
己
也
是
世
俗

中
人
，
極
其
悲
愴
和
痛
苦
。
那
是
一
種
不
是
﹁我

改
變
了
世
界
，
而
是
世
界
改
變
了
我
﹂
目
標
虛
無

。
一
個
人
要
秉
持
高
尚
是
多
麼
的
困
難
，
那
可
是

一
場
你
死
我
活
的
戰
鬥
啊
。

王
彩
玲
是
一
個
醜
陋
的
女
人
，
但
上
蒼
卻
給

了
她
一
副
好
嗓
子
，
她
的
夢
想
是
調
到
北
京
，
成

為
歌
劇
院
的
首
席
女
高
音
。
但
是
，
夢
想
卻
照
不
進
現
實
，
她
一
次
次

地
碰
壁
，
卻
又
一
次
次
地
努
力
着
。
在
別
人
眼
裡
，
她
是
一
個
相
貌
醜

陋
，
但
卻
自
視
清
高
的
女
人
，
她
與
世
俗
社
會
決
絕
着
，
只
為
自
己
的

靈
魂
活
着
。
她
有
過
﹁實
在
捱
不
下
去
，
索
性
找
個
人
嫁
了
﹂
的
想
法

，
但
她
卻
沒
有
付
諸
行
動
，
她
堅
守
着
。
如
果
有
妥
協
的
話
，
抱
養
了

一
個
唇
裂
孩
子
算
是
小
小
的
妥
協
吧
，
但
她
始
終
沒
有
被
世
俗
社
會
所

打
倒
，
她
一
直
活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中
，
沒
有
人
能
左
右
她
。

面
對
世
俗
生
活
，
胡
金
泉
和
王
彩
玲
，
給
了
我
們
兩
個
不
同
的
選

擇
，
是
順
從
，
還
是
拒
絕
？

其
實
每
個
人
都
經
受
着
這
樣
的
拷
問
：
你
的
生
活
觀
會
與
別
人
衝
突
，
你
也
有
可

能
成
為
別
人
喉
中
刺
？
那
你
會
站
在
胡
金
泉
那
邊
，
還
是
王
彩
玲
這
邊
？

這
都
是
一
個
殘
酷
的
選
擇
。

這
個
世
界
，
總
是
讓
隨
波
逐
流
者
得
到
最
大
的
便
宜
，
而
給
特
立
獨
行
者
以
無
情

的
詆
毀
和
打
擊
。
那
種
巨
大
的
力
量
就
潛
伏
在
世
俗
社
會
中
，
你
是
角
鬥
不
過
的
。

那
麼
，
王
彩
玲
，
或
是
胡
金
泉
，
他
們
是
信
念
的
英
雄
。
這
樣
的
英
雄
，
不
斷
地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中
上
演
，
他
們
，
往
往
得
不
到
援
手
。

但
是
，
請
給
他
們
以
尊
重
，
好
嗎
？

順從．拒絕 流 沙

悲
愴
十
年
祭

陳
慧
瑛

│
│
紀
念
廈
門
大
學
陳
汝
惠
教
授

記
得
孩
提
時
代
，
一
到
傷
風
感
冒
、
發
高
燒
，
母
親
就
會
囑
託
專

給
家
人
做
飯
的
遠
房
姨
媽
給
我
們
熬
一
鍋
粥
吃
，
並
嚴
禁
吃
油
膩
的
東

西
，
最
多
讓
我
們
以
鹹
鴨
蛋
、
榨
菜
之
類
就
粥
吃
。
面
對
白
粥
時
，
我

往
往
皺
起
眉
頭
，
強
嚥
幾
口
，
比
吃
中
藥
還
難
受
。
其
實
母
親
讓
我
們

避
開
油
膩
，
無
非
是
讓
我
們
調
理
腸
胃
，
喝
熱
粥
發
發
汗
，
讓
身
體
早

日
復
元
。

以
粥
養
生
，
恐
怕
只
有
中
國
人
才
懂
得
這
個
道
理
。
在
《
紅
樓
夢

》
中
就
有
一
段
病
人
喝
粥
的
情
節
。
說
是
寧
國
府
秦
可
卿
死
了
，
而
她

的
婆
婆
尤
氏
因
舊
疾
胃
疼
發
作
。
臥
病
在
床
，
無
法
參
與
喪
事
。
於
是

賈
珍
請
了
王
熙
鳳
全
權
操
辦
。
王
熙
鳳
到
寧
榮
國
府
見
到
堂
兄
悲
傷
過

度
，
堂
嫂
又
病
秧
秧
，
不
思
進
食
。
王
熙
鳳
便
假
門
假
事
地
叫
榮
國
府

的
廚
子
每
天
熬
各
色
各
樣
的
﹁細
粥
﹂
送
到
寧
國
府
。
不
消
說
，
堂
堂

的
榮
國
府
熬
出
來
的
細
粥
，
再
加
上
小
菜
，
其
價
格
肯
定
不
菲
。
由
此

可
見
中
國
人
生
病
喝
粥
的
習
俗
由
來
已
久
。

中
國
人
喝
粥
的
習
慣
，
算
得
上
源
遠
流
長
。

在
古
文
字
中
﹁饘
﹂
（
音
平
聲z han

）
是
指
稠
粥

（
北
京
人
叫
糨
粥
）
，
而
稀
的
才
叫
﹁粥
﹂
，
在

北
方
一
律
叫
稀
飯
。
在
過
去
，
窮
苦
人
家
吃
不
起

三
頓
乾
飯
，
便
以
喝
粥
搭
配
日
子
。
《
紅
樓
夢
》

的
作
者
曹
雪
芹
晚
年
生
活
潦
倒
，
吃
不
起
乾
飯
，

在
他
的
詩
作
裡
就
有
這
樣
的
詩
句
：
﹁舉
家
食
粥

酒
長
賒
。
﹂
反
映
出
他
的
晚
景
極
為
淒
慘
。
宋
朝

的
大
詩
人
秦
觀
更
是
﹁日
典
春
衣
非
為
酒
，
家
貧

食
粥
已
多
時
。
﹂
家
貧
就
只
能
喝
粥
，
在
清
代
詩

人
趙
翼
的
《
粥
詩
》
找
到
家
貧
喝
粥
的
理
據
：

﹁煮
飯
何
如
煮
粥
強
，
好
同
兒
女
熟
商
量
。
一
升

可
作
二
升
用
，
兩
日
堪
為
六
日
糧
。
﹂
以
僅
兩
天

的
糧
食
分
為
六
天
來
吃
夠
慘

的
了
。
古
時
粥
又
是
災
荒
年

間
難
民
救
命
的
食
品
。
在
古

典
小
說
如
《
水
滸
傳
》
、

《
濟
公
傳
》
等
有
不
少
情
節

就
提
到
饑
荒
年
代
時
，
官
家

或
有
錢
人
家
設
粥
廠
（
又
叫

粥
糊
）
施
捨
白
粥
給
荒
民
的
歷
史
事
實
。
看
來
粥

在
那
個
時
代
已
成
為
貧
困
人
家
的
必
需
品
了
。

事
過
境
遷
，
現
在
因
為
貧
而
喝
粥
的
觀
念
也

在
起
變
化
，
不
少
人
為
了
養
生
才
喝
粥
。
中
國
人

喝
粥
南
北
各
異
，
北
方
人
則
以
五
穀
雜
糧
如
玉
米

渣
、
高
粱
、
小
米
及
蕎
麥
等
熬
粥
喝
，
並
被
視
為

健
康
食
品
，
特
別
小
米
粥
更
是
北
方
婦
女
坐
月
子

催
奶
的
恩
物
。
天
津
人
更
有
在
換
季
節
時
喝
稠
粥

的
習
慣
，
先
將
大
蝦
乾
炒
香
與
小
站
稻
熬
成
稠
稠

的
稀
飯
，
然
後
放
津
白
和
適
量
的
細
鹽
就
成
了
一

頓
美
食
。
南
方
的
居
民
則
以
熬
大
米
和
糯
米
（
包

括
紫
糯
米
）
粥
為
主
，
有
的
則
以
甜
食
為
主
。
但

論
起
喝
粥
的
花
樣
之
多
，
任
何
地
區
都
無
法
與
廣

東
人
比
擬
。
除
了
甜
食
的
粥
品
外
，
鹹
食
的
粥
品

也
不
下
幾
十
種
，
其
中
及
第
粥
和
魚
生
粥
更
成
粵
式
粥
類
的
佼
佼
者
而

名
滿
天
下
。
改
革
開
放
的
三
十
年
，
北
京
人
的
口
味
也
起
了
變
化
，
以

供
應
南
北
風
味
，
甚
至
以
滋
補
養
生
為
招
牌
的
粥
品
和
西
米
露
洋
粥
專

門
店
也
應
運
而
生
，
如
一
家
以
連
鎖
經
營
方
式
的
粥
品
專
門
店
居
然
開

了
九
個
分
店
。

印
尼
人
也
有
喝
粥
的
習
俗
，
相
信
是
傳
自
中
國
，
不
同
的
是
印
尼

人
以
喝
甜
粥
為
主
。
印
尼
人
熬
的
粥
以
大
米
、
紫
糯
米
和
薏
米
為
主
，

到
了
傍
晚
這
些
賣
粥
的
小
販
推
着
小
車
沿
街
吆
喝
，
或
到
指
定
的
一
條

街
擺
賣
。
白
粥
擱
白
糖
，
紅
粥
擱
的
是
椰
子
紅
糖
，
而
以
紫
糯
米
和
紅

糖
熬
成
的
粥
，
吃
時
需
撒
上
少
許
新
鮮
椰
子
漿
。
印
尼
小
販
也
賣
鹹
粥

，
只
是
淡
淡
的
白
粥
的
表
面
撒
上
適
量
的
印
尼
甜
醬
油
、
炸
葱
、
炸
花

生
及
純
薯
粉
炸
的
假
蝦
片
。
暮
色
下
，
圍
着
小
車
上
微
亮
的
乙
炔
燈
周

圍
，
吃
起
這
些
具
有
熱
帶
異
鄉
風
味
的
小
吃
，
真
有
另
一
番
風
味
。

喝粥瑣談 艾 京

奧
運
健
兒
獎
金

﹁三
級
跳
﹂

夏

威

情侶與夫婦之間如何稱呼，各
個國家和地區由於文化背景不同，
其稱謂往往多有顯著的差異。

古代猶太人把心愛的人比作
「駕帕羅（埃及王）車的牝馬」，

還比喻為恩蓋迪葡萄園中指甲花的
花萼，或比作百合花、青羊、小牝

鹿等。
法國人把自己心愛的人稱為 「小捲心菜」；阿拉

伯人則用 「我的黃瓜」；茲庫人對愛人所用的最高級
愛稱是 「我的小蒜」；而在南斯拉夫的加爾紐拉，則
用 「我的小草」來表達對戀人的最熾熱的感情。

浪漫的維也納人用 「我的小蝸牛」來稱呼心愛的
人；布列塔尼人則興奮地把戀人稱作 「我的小青魚」
；塞爾維亞人稱呼自己的戀人為 「小蟋蟀」時，就會
沉浸在最大的幸福之中；而希臘姑娘如果被人稱為
「像黃金蟲一樣」，心裡就異常高興。

芬蘭人思念情人時，就呼喚 「溫柔的小樹葉」；
日本人則形容戀人為 「哎喲，是美麗的山花」。美國
人把戀人稱為 「甜心」；波蘭人把情人比喻為 「餅乾
」；立陶宛人把心愛的人稱為 「啤酒」；捷克波希米
亞人，最富愛情表現方式的話是 「我母親的靈魂」。

有趣的是，台灣一家雜誌曾以 「夫婦之間最好用
什麼親熱的稱呼」為題，作過一次調查。調查結果可

謂五花八門，多姿多彩。
有人說：我永遠叫妻子 「小姐」，因為她怕老。

有人說：雖然我太太已經五十八歲了，可在我眼裡永
遠是十八歲，所以我叫她 「丫頭」。有人說：我和丈
夫是在相親的時候認識的，所以我叫他 「相公」。有
人說：我叫我老婆 「小笨蛋」，不笨怎麼會嫁給我？
有人說：常言道 「不是冤家不碰頭」，夫妻之間最好
的稱呼就是 「冤家」！有人說：根據 「打是情，罵是
愛」的原理，夫妻之間當然是叫 「殺千刀」、 「老不
死」才顯得情深意重！還有人說：我們在親熱的時候
，只叫對方名字中最後一個字；要是相互之間出了問
題，就連名帶姓地大吼大叫。

愛
的
蜜
語

匡

吉
《西遊記》小說裡，稱唐僧為 「三藏」

屢見不鮮，如 「唐三藏」、 「三藏法師」、
「三藏師徒」等等；後人依據《西遊記》改

編的戲曲、影視中，也多有是如稱謂。故而
人都知 「三藏」即唐僧，唐僧即 「三藏」。

或以為， 「三藏」是唐僧的法號，其實
非也，這是對唐僧的尊稱。這一尊稱的由來是這樣的：

先說 「三藏」的 「藏」。按佛門術語的原意，為盛放物件
的筐篋，含無所不有、包羅萬象之意，佛教藉以用來概括全部
佛經，近乎現在所說的 「全書」之類。正因為這樣， 「藏」成
了佛家經典的總稱。

按佛家經典內容區劃， 「藏」分作三大類。
第一類是素怛纜藏，即經藏，指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學說

、說教；
第二類是毗奈耶藏，又稱律藏，指佛門的清規戒律；
第三類是阿毗達磨藏，即論藏，指釋迦牟尼的高徒對於經

藏的闡述與註釋。
唐僧經九死一生艱難跋涉，終於抵達佛教發源地的古印度

，先在名剎那爛陀寺隨高僧戒賢學習了五年，後遊歷各地，拜
會多個精通佛學佛法的長老，得閱多部佛家經典。經整整十六
年，取得了全部 「三藏」真經。返回大唐京都長安後，閉門整
理翻譯，歷十九個年頭，譯出七十五部佛經計一千三百三十五
卷，合一千三百餘萬字。

古時，尊稱通曉佛經的和尚為 「三藏」。唐僧本就是大唐
有名的法師，又已對 「三藏」真經鑽研精深，融會貫通，名副
其實前無來者的高僧。吳承恩出於對唐僧的敬仰，在《西遊記
》中尊稱其為 「三藏」，隨着《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為各式
人等皆知，只是不明所以然罷了。

唐僧又名「三藏」
陸茂清

﹁日
月
忽
其
不
淹
兮
，
春
與
秋
其
代
序
﹂

。
恩
師
汝
惠
教
授
仙
逝
轉
眼
十
度
春
秋
。
九
月

四
日
，
是
十
周
年
祭
。

十
年
來
，
在
廈
門
大
學
的
山
崖
水
畔
，
在

杭
州
的
西
子
湖
邊
，
在
京
華
的
長
街
短
巷
，
汝

惠
師
清
癯
慈
和
而
略
帶
憂
鬱
的
面
容
，
總
會
不

期
然
地
浮
上
心
頭
。
那
一
份
長
長
久
久
揮
之
不

去
的
思
念
，
非
紙
墨
可
以
形
容
，
以
至
多
少
次
握
管
哽
咽
，
難
以
下

筆
。

一
九
六
二
年
金
秋
，
我
考
入
廈
門
大
學
中
文
系
，
那
一
年
，
我

虛
齡
十
六
，
是
全
系
年
齡
最
小
最
不
起
眼
的
小
不
點
。
汝
惠
教
授
是

我
們
寫
作
課
的
授
業
師
長
，
那
一
年
，
他
四
十
五
歲
，
清
朗
、
斯
文

、
彬
彬
有
禮
。
記
得
第
一
次
上
寫
作
課
，
汝
惠
師
梳
一
絲
不
苟
發
光

可
鑒
的
三
七
分
頭
，
穿
一
件
半
新
不
舊
的
雪
白
短
袖
富
春
紡
襯
衫
，

走
近
講
壇
時
，
將
教
案
端
端
正
正
放
在
桌
子
中
間
，
溫
和
地
微
微
一

笑
，
向
大
家
點
點
頭
，
操
一
口
不
徐
不
疾
不
輕
不
重
的
吳
儂
軟
語
，

親
切
地
開
講
：

﹁同
學
們
！
你
們
是
解
放
以
來
全
國
高
考
錄
取
率
最
低
的
一
屆

，
能
考
上
大
學
特
別
是
重
點
大
學
很
不
容
易
，
你
們
是
全
國
考
生
中

的
佼
佼
者
，
今
後
五
年
，
我
能
和
你
們
一
起
學
習
，
這
是
我
的
幸
運

！
﹂

聽
了
如
許
激
勵
人
心
又
如
許
謙
遜
感
人
的
師
訓
，
年
少
的
我
，

有
一
種
流
淚
的
衝
動
。
因
為
，
我
深
深
知
道
，
在
講
究
階
級
鬥
爭
的

時
代
，
如
果
不
是
由
於
當
年
政
策
略
有
所
鬆
動
，
像
我
這
樣
僑
港
台

關
係
俱
全
家
庭
社
會
關
係
複
雜
的
學
生
，
即
使
成
績
再
好
，
高
等
學

府
的
大
門
也
是
難
以
問
津
的
。

接
着
，
他
轉
身
在
黑
板
上
寫
下
：
﹁第
一
課
：
今
年
高
考
作
文

分
析
﹂
。
那
一
年
正
處
國
家
三
年
困
難
時
期
，
﹁調
整
、
鞏
固
、
充

實
、
提
高
﹂
的
國
策
，
對
當
時
事
無
巨
細
與
階
級
鬥
爭
掛
鈎
的
政
治

氛
圍
有
調
節
意
味
，
於
是
高
考
作
文
命
題
也
隨
之
變
化
。

﹁解
放
以
來
，
歷
屆
的
作
文
題
大
抵
是
《
我
的
母
親
》
、
《
記

一
件
有
意
義
的
事
》
、
《
心
中
的
話
對
黨
說
》
等
等
，
今
年
的
作
文

題
一
是
《
雨
後
》
、
一
是
《
說
不
怕
鬼
》
，

這
兩
個
題
目
，
一
改

以
往
套
路
，
給
學
生
充
分
想
像
的
空
間
，
尤
其
是
《
雨
後
》
，
文
學

性
強
，
檢
驗
的
是
學
生
的
文
學
積
累
，
因
此
，
本
屆
高
考
，
出
現
了

不
少
佳
作
…
…
﹂

幾
十
年
過
去
，
汝
惠
師
那
渴
盼
改
革
洋
溢
喜
悅
的
聲
音
猶
繚
繞

耳
際
，
那
一
手
靈
動
飄
逸
風
骨
峭
拔
的
板
書
，
也
令
人
過
目
難
忘
。

我
因
個
子
小
，
坐
在
第
一
排
。
下
課
時
，
想
不
到
汝
惠
師
竟
走

到
我
面
前
：

﹁小
同
學
，
是
陳
慧
瑛
吧
？
﹂

我
愕
然
。
他
卻
指
着
手
上
的
學
生
座
位
表
一
排
四
號
，
輕
聲

說
：

﹁你
在
這
兒
！
對
吧
？
我
看
過
你
的
《
雨
後
》
，
是
本
屆
作
文

的
最
高
分
，
想
不
到
這
麼
小
。
上
課
時
，
你
很
認
真
記
筆
記
，
很
好

！
天
賦
加
勤
奮
學
習
，
是
一
切
事
業
成
功
的
基
礎
，
寫
作
也
一
樣

。
﹂

聽
了
汝
惠
師
和
藹
的
話
語
，
小
小
的
我
，
除
了
點
頭
，
一
句
話

也
說
不
出
來
。
在
我
心
中
，
因
為
感
動
，
依
然
有
流
淚
的
衝
動
。
汝

惠
師
待
人
謙
和
溫
潤
令
人
如
浴
春
陽
的
君
子
之
風
，
也
令
我
終
身
難

忘
！

一
九
六
二
年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年
間
，
我
們
每
周
兩
節
或
四
節

的
作
文
課
，
都
在
汝
惠
師
盡
心
盡
職
的
授
業
中
度
過
。
汝
惠
師
的
教

育
方
式
是
深
入
淺
出
，
不
僅
講
授
理
論
、
概
念
、
原
則
等
基
本
知
識

，
更
重
視
發
揮
學
生
的
個
性
特
長
，
因
材
施
教
。
不
管
你
喜
歡
小
說

、
散
文
還
是
詩
歌
、
雜
文
，
汝
惠
師
一
律
給
予
鼓
勵
、
教
導
。
他
督

促
我
們
多
多
閱
讀
中
外
名
著
，
他
說
：
﹁他
山
之
石
，
可
以
攻
玉
。

﹂
他
要
我
們
把
前
人
和
別
人
的
文
學
成
果
，
化
作
自
己
的
營
養
。
他

鼓
勵
學
生
經
常
習
作
，
他
說
：
﹁作
為
中
文
系
學
生
，
寫
作
是
基
本

功
，
但
高
等
學
府
只
是
給
你
學
習
的
鑰
匙
，
作
家
是
寫
出
來
的
，
不

是
教
出
來
的
。
廣
閱
讀
、
多
思
索
、
勤
練
筆
，
熟
自
然
生
巧
。
﹂
因

此
，
班
上
學
生
的
寫
作
題
材
、
體
裁
、
筆
法
、
語
言
各
有
千
秋
，
決

無
千
人
一
面
、
千
篇
一
腔
之
弊
。

汝
惠
師
授
業
的
認
真
執
著
，
也
令
人
感
佩
終
生
。
每
一
堂
課
前

，
他
總
要
寫
下
詳
詳
細
細
的
教
案
；
每
一
堂
課
上
，
他
總
是
寫
上
整

整
齊
齊
的
板
書
；
學
生
的
每
一
篇
作
文
，
他
都
要
密
密
麻
麻
地
批
改

、
一
絲
不
苟
地
書
寫
評
語
；
優
秀
的
範
文
，
他
總
要
在
講
台
上
熱
情

介
紹
、
逐
段
點
評
；
學
生
有
疑
難
，
上
課
時
間
有
限
，
他
便
把
學
生

請
到
家
中
，
不
厭
其
煩
地
釋
疑
解
惑
。

四
年
間
，
我
記
不
清
給
汝
惠
師
提
了
多
少
難
題
添
了
多
少
麻
煩

，
也
記
不
清
朝
朝
暮
暮
多
少
次
到
他
家
中
求
教
；
四
年
間
，
我
的
作

文
成
績
篇
篇
滿
分
，
這
成
績
，
是
汝
惠
師
用
心
血
諄
諄
教
誨
凝
結
的

果
實
！
我
後
來
的
文
學
創
作
，
汝
惠
師
是
啟
蒙
的
嚴
師
、
恩
師
。
畢

業
離
校
後
，
每
當
我
翻
開
當
年
的
作
文
本
，
看
到
那
字
裡
行
間
紅
筆

的
密
密
圈
點
，
看
到
每
篇
長
則
一
頁
短
也
數
行
、
有
點
撥
有
糾
正
有

批
評
也
有
激
勵
的
評
語
，
回
想
恩
師
的
敬
業
精
神
和
人
世
滄
桑
，
總

難
免
潸
然
淚
下
！

轉
眼
到
了
一
九
六
六
年
，
我
上
完
大
四
正
準
備
升
入
大
五
開
始

實
習
時
，
﹁文
革
﹂
十
年
浩
劫
開
始
，
廈
大
也
難
倖
免
，
鋪
天
蓋
地

的
大
字
報
中
，
居
然
有
﹁打
倒
反
動
三
青
團
骨
幹
、
反
動
學
術
權
威

、
牛
鬼
蛇
神
陳
汝
惠
﹂
的
巨
幅
標
語
，
名
字
上
面
還
打
着
紅
色×

×

，
雖
然
我
不
了
解
汝
惠
師
的
歷
史
，
但
在
我
的
深
心
裡
，
實
在
無
法

將
忠
於
教
職
、
敬
業
愛
生
的
汝
惠
師
與
﹁反
動
﹂
聯
繫
在
一
起
。
我

暗
暗
為
恩
師
揪
心
。
不
久
，
汝
惠
師
被
打
入
﹁牛
棚
﹂
。
除
了
挨
批

鬥
，
他
的
任
務
，
就
是
種
地
、
掃
街
、
餵
豬
，
每
天
兩
次
，
必
須
去

食
堂
挑
泔
水
然
後
繞
過
半
個
校
園
到
豬
圈
。
當
時
的
我
，
因
為
是
僑

生
，
屬
社
會
關
係
複
雜
之
流
，
列
位
在
﹁黑
九
類
﹂
之
後
，
自
然
也

沒
有
參
加
紅
衛
兵
的
資
格
，
見
昔
日
高
等
學
府
，
而
今
滿
目
瘡
痍
、

斯
文
掃
地
，
﹁鳩
雀
巢
壇
、
鳳
凰
委
地
﹂
之
歎
，
悲
悲
涼
涼
地
充
塞

心
田
。
一
日
黃
昏
，
見
汝
惠
師
挑
一
對
泔
水
桶
，
低
頭
含
胸
，
搖
搖

晃
晃
步
履
艱
難
地
橫
穿
馬
路
，
我
上
前
叫
一
聲
﹁陳
老
師
﹂
，
他
抬

眼
看
了
看
我
也
沒
回
應
就
走
了
。
我
尾
隨
其
後
到
了
敬
賢
一
樓
拐
彎

處
，
一
把
按
住
扁
擔
，
不
由
分
說
：
﹁陳
老
師
，
我
們
一
起
抬
吧
！

﹂
汝
惠
師
驚
慌
地
直
擺
手
：

﹁不
行
不
行
，
你
一
幫
忙
，
說
不
定
也
跟
着
上
大
字
報
！
﹂

我
說
不
怕
，
不
就
是
一
起
勞
動
改
造
嗎
？
於
是
，
當
時
﹁逍
遙

﹂
無
派
的
我
，
每
日
與
汝
惠
師
相
伴
，
一
起
抬
豬
食
、
掃
地
。
過
了

不
久
，
校
園
裡
的
大
字
報
欄
上
，
果
然
出
現
了
﹁資
產
階
級
反
動
學

術
權
威
陳
汝
惠
的
孝
子
賢
孫
陳
慧
瑛
…
…
﹂
之
類
的
標
語
和
文
章
。

陳
老
師
大
概
也
看
到
了
，
第
二
天
便
不
讓
我
幫
忙
。
我
說
：
﹁我
在

校
的
日
子
也
不
多
了
，
您
別
攔
我
！
﹂
從
汝
惠
師
憂
鬱
的
雙
眸
裡
，

我
讀
出
了
欣
慰
。
那
是
一
段
彼
此
即
使
相
聚
也
無
言
的
歲
月
，
但
心

中
的
溫
馨
永
難
忘
卻
！

當
時
，
我
的
宿
舍
在
豐
亭
二
三
○
八
室
，
汝
惠
師
住
在
敬
賢
二

三
○
二
室
，
隔
着
十
米
左
右
的
柏
油
路
，
兩
樓
相
向
，
兩
室
相
望
。

一
九
六
八
年
，
在
滿
城
刀
光
劍
影
、
鳳
凰
樹
愁
紅
慘
綠
的
秋
天
，
我

們
終
於
離
開
朝
夕
相
處
六
度
春
秋
的
廈
大
校
園
各
自
浪
跡
天
涯
。
告

別
母
校
前
夕
，
我
站
在
宿
舍
門
前
眺
望
恩
師
窗
口
，
有
一
種
依
依
惜

別
有
一
種
徹
骨
悲
哀
有
一
種
前
程
茫
茫
的
辛
酸
，
令
我
淚
濕
青
衫
！

從
此
我
遠
離
東
海
之
濱
棲
身
太
行
荒
山
，
三
千
六
百
五
十
個
晨

昏
，
﹁十
年
生
死
兩
茫
茫
﹂
。
一
九
七
八
年
底
，
歷
盡
萬
苦
千
辛
的

我
回
到
故
園
，
在
《
廈
門
日
報
》
﹁海
燕
﹂
文
藝
副
刊
當
編
輯
。
他

鄉
歸
來
重
返
母
校
，
我
首
先
拜
訪
的
就
是
恩
師
鄭
朝
宗
先
生
和
汝
惠

師
。
一
晚
，
我
來
到
敬
賢
二
樓
三
○
二
室
，
舉
手
敲
門
之
際
，
竟
有

恍
同
隔
世
之
感
。
汝
惠
師
見
到
我
，
快
樂
如
小
孩
，
一
把
將
我
拉
進

屋
裡
，
握
住
我
的
手
，
說
：

﹁今
夕
復
何
夕
，
共
此
燈
燭
光
？
﹂

那
一
年
，
他
六
十
花
甲
，
當
年
光
潔
的
兩
鬢
，
已
染
華
霜
！
師

母
李
荷
珍
老
師
為
我
端
來
熱
茶
：

﹁這
些
年
，
我
們
總
在
想
念
你
…
…
﹂

汝
惠
師
急
急
返
身
回
房
，
拿
出
一
份
材
料
，
滿
面
喜
色
地
送
到

我
手
上
：﹁改

正
了
！
改
正
了
！
﹂

原
來
，
﹁文
革
﹂
中
所
謂
﹁反
動
黨
團
骨
幹
﹂
之
說
的
真
相
是

：
抗
戰
期
間
，
汝
惠
師
懷
着
滿
腔
愛
國
熱
情
和
對
日
寇
的
刻
骨
仇
恨

，
投
身
地
下
三
青
團
抗
日
活
動
。
抗
戰
勝
利
後
，
出
自
對
國
民
黨
挑

起
內
戰
以
及
專
制
腐
敗
的
失
望
和
憤
懣
，
他
登
報
公
開
聲
明
脫
離
三

青
團
，
甘
守
清
貧
，
潛
身
教
職
。
在
極
左
歲
月
，
汝
惠
師
背
負
沉
重

的
歷
史
包
袱
，
受
盡
委
屈
壓
抑
。
幾
十
年
間
，
在
數
不
清
的
﹁交
代

﹂
、
﹁批
判
﹂
與
﹁自
我
批
判
﹂
中
悒
悒
度
日
。
直
到
﹁文
革
﹂
結

束
後
的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月
，
一
紙
公
文
摘
掉
﹁內
控
﹂
帽
子
還
汝
惠

師
半
世
清
白
，
數
十
載
的
冤
案
得
以
昭
雪
，
漫
長
的
淒
風
苦
雨
歲
月

才
畫
上
句
號
。
我
看
着
恩
師
那
渴
求
理
解
卻
無
怨
無
悔
的
慈
容
，
淚

珠
，
一
顆
顆
滴
落
茶
杯
裡
。

（
上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陳
汝
惠
與
夫
人
李
荷

珍
攝
於
杭
州


